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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父亲叫他良子。
父亲一家，有二女三子。他生于一九五五年农

历五月，有一个长姐，远嫁河南，死前写信与娘家
联系，说想请奶奶去探望。 路远未得，含恨而终。
父亲有两个弟弟。 幼弟小时戏耍，跌落山崖，七
岁早夭，未能成人。 尸骨无寻，只立了衣冠冢。 二
弟三十多岁因事故，死在煤窑。 这是后话了。

早年，父亲与第一任妻子结合，无子，只一个
女儿。 父亲那任妻子肝病严重，常年喝中药，为他
生下这个女儿已是勉强。听说孩子落地时，是“花
脸子”，脸上黄一块白一块，渐渐长大，肤色才恢
复正常。 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严。 父亲那时
在供销社工作，虽供销社已有败象，但他无法为
“超生”抛弃现有工作。 唯有一女，按他们那辈人
的观念，他“绝了户”，只能要良哥“顶门”。

良哥亦是二叔的独子。二叔比父亲小十一岁，
他是个出气力的。 二婶也没工作，平日种地，果蔬
成熟，便挑着竹篮，走十多里地到冷水街上卖菜、
卖豆腐、卖橘子。他们既无公职，便不怕超生，接连
生了三个女儿，终于盼来了儿子。

按老话说，这叫“双祧”。 二房合一子，良哥实
在本该承受两房的爱意。然而，良哥二十八岁时便
离世了，那是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三日。

良哥去世那天我正好大学开学。十二日下午，
我与父亲坐火车从白河出发。 路半，突遇泥石流，
火车搁在半路。 十三日凌晨一点多， 我们才到西
安。没多歇息，次日起床后我们便乘 603路公交赴
校。才放下行李，父亲便接到电话。电话那头说“良
娃子掉到水里去了”。

父亲五月间刚过完六十大寿， 他的大姐、小
弟、二弟都不在了。 二叔去后的不久，婶婶也带着
三个女儿另寻人家。故人好比中庭树，一日秋风一

日疏。我不足十八，尚在求学。父亲得力处，唯有良
哥。 良哥虽不聪明，但他彼时已近而立之年，人又
那么诚朴精壮，正是能“攒劲”的时候。 花甲之年遽
逢丧子，然而父亲那时似乎并没有多说什么。

我记得很清楚。父亲那时正站在我宿舍床边，
一个临窗的位置。外面阳光强烈，从我所站的位置
望去，他成了一张坚硬的深色剪影。 一路劳顿，困
倦异常，他左肩似乎有点乏，微微沉下。 他的右肩
依旧倔强地微耸着，不肯认输。 天气酷热，他满身
是汗，我能看到他的胸膛在不住起伏，愈显疲老。

惊愕压倒疼痛，竟没时间顾忌伤口。他只对我
说了句“你到了。 ”随后，像是对我，又像是自言自
语，说了句：“我，要赶紧回去了。 ”

说完，他连忙联系一位开长途客车的表兄，打
问车次。我问用不用与他一同回冷水，他犹豫了一
下，微微叹气，缓缓地说难得跑路。

不知怎么，我总记得自己那时瞟了一眼窗外。
仲夏时节，窗外梧桐正自葳蕤，叶子又大又肥。 经
久不忘，而今想来，大约因为良哥正值青年，该与
那叶子一样繁茂的。

二
那时突闻良哥去世，我心里并没多大震动，只

觉惘然。 只觉心里似乎有块什么东西融化了。 之
后，迅速风干，被蒸发得无影无踪。 盖因父母不睦，
故一九九八年至二〇一五年，十余年间，我与良哥
相见的次数屈指可数，兄弟之情不深。

父亲和我母亲是“半路夫妻”，父亲的前妻是
名工人，是“拎灰桶儿”的。 她长年患病，身体不好。
生下我那位“姐姐”后不久，便去世了。 父亲是痴心
人，照料了那病人十四年；父亲收入本不高，中年
丧妻，家徒四壁，又有一个女儿正待抚养，境况窘
迫不堪。

母亲就是在这种时候嫁给父亲的。母亲说，是
她表姐骗了她。 她的表姐为她介绍父亲， 说尽好
话。母亲自有打量，问那表姐，“他该不该帐”。那表
姐说“不该帐”。 母亲已是“二婚”，在那个年代，没
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她和父亲见了面，父亲倒也没
露馅。一九九八年，白河县供销系统全面改制，191
名职工买断工龄。 父亲从供销社下岗，再无顾虑，
说自己“还想再要一个”，而且他自认为有“经济头
脑”，说是合开一个小店，日子也过得下去。 母亲被
“还想再要一个”这句话打动，和父亲结了婚。

婚后母亲才知道， 父亲因前妻得病负债累
累。

父亲不惑之年从供销社下岗，他大约是个极
恋家的人，不愿外出务工。 九十年代，社会治安没
那么好， 许多务工人员外出后被欺骗、 欺负是常
事。年末返乡时因有大额现金所遇抢劫、偷窃之事
甚多。 外出务工人员往往同姓结帮、同族拉派。 父
亲孤身一人，不敢外出。

想活着，就得找活路。父亲去十堰买了一辆三
轮车，预备到冷水桥上拉客。 他站在冷水桥头，站
在自己的车旁，眼见行人来往，却不好意思“吆喝”
“叫客”。 常常外出一天，没揽着一个客人。

母亲娘家虽不富贵，然人口众多。她又是家中
最小的那个，家中杂事，兄长阿姊分担殆尽。 她的
两位姐姐没读过书，她却成绩优异，总考第一。 她
还上了“卫校”，学得一技之长，生活自足。 为人活
泼，聪慧讨喜，她实在是个有能耐的“俏姑娘”。 嫁
与父亲，婚后生活极清苦。 她要“躲超生”，无法露
面自己挣钱；父亲又那样“无能”，无力供养。 某次
怀孕期间她没有吃的，竟至煮红薯干充饥。母亲彼
时从卫校毕业，独力谋生之初，身上总有余钱。 每
回娘家，绝不空手。 娘家里有谁头疼脑热、亟须用
钱，她亦慷慨相助。 境况如此，当年的往事已不堪
回首，往事只堪哀。

父亲被时代席卷，母亲为婚姻牵累，他们都不
敢再见往昔相熟的亲戚、朋友，都准备远离故乡，
另去他处。

当年供销系统进行改革， 对基层门店实行
“租壳卖瓤”经营制。 承包者（多为职工）买断集
体商品，自主经营，上交房屋租赁费。 辗转做了
好几份工作后，经人介绍，父亲决定搬到小双，
承包当地供销社；母亲心中虽不愿远走，但她既
无颜面回娘家，又无处落脚，只得随父亲去小双。

我们一家就这样“流亡”到了那里。
异乡欺生，买卖难做。自家寒碜，羞见故人。这

些委屈、心酸，见诸夫妇生活，便是无尽的指摘，无
尽的刻薄。 殃及池鱼，我与姐姐也总挨骂。 母亲说
我们是“拖油瓶”，要不是有我们耽搁，她不至于这
样困苦，于是对我们分外严厉。 父亲挣不到钱，自
知“理亏”，便一味卸责、为自己开脱。说“得不到我
们的力”，等我们长大成人、自力更生，他也享不到
一点福，一点不“管教”我们。

我家亲友往来极少，我回冷水老家的机会更
少。

三
我脑里关于良哥的记忆很淡薄。

最早的记忆是某次回冷水时， 我与他一同放
鞭炮。 那时良哥还是十多岁的孩子，尚在“抽条”。
他瘦瘦高高的，很敏捷，但他的动作总有点怪，一
跳一跳的。 小孩的眼里，只能看出异样，作伴戏耍
时，并不介怀。 我那时甚至很崇敬他。 我们一同放
鞭炮，他敢将鞭炮拆开，单个点燃，然后很迅速地
扔出去。 引线短、速度快，往往鞭炮在半空中爆炸。
我小，不敢这么玩。 玩鞭炮时，得将引线头处的鞭
炮拔下一些，将引线变长，再一气点燃，听一阵噼
里啪啦的响声。 拔下的那些，往往给了良哥。 他接
过时不说一句话，只是龇牙笑着，笑得很开心。 然
后，忽然跳着离开，独自到远处放炮去了。 那时，有
种叫“窜天鼠”的鞭炮，成人拳头大小，四四方方。
点燃后，如小礼炮般挨次向天空射去，伴以飞升时
划破空气的锐利叫声，极像鼠叫。 我很喜欢这玩意
儿，却不敢点燃，便由良哥来点。 他点着后，退至一
边，与我并排仰头看天空。 黑黑的天空里传来一声
声“吱溜”“吱溜”的尖锐叫声。 我看看他，他看看
我，我们都咧嘴笑了。 我贪玩，放了一个，又求他再
放。他没说话，龇牙笑着，跑去再放。我俩儿放完鞭
炮后，父亲不知从什么地方赶来，责备我们不晓得
留下一些。 良哥一言不发，与我一同受着责备，并
不指证。 待父亲再去忙时，我们又相视而笑了。

后来，便尽是对他成年后的记忆了。
一年夏天，我回老家。父亲、我、奶奶、良哥坐在

家门前吃晚饭。 良哥打开汉斯啤酒和父亲一起喝。
父亲一尝便说是假酒。 接着，父亲拿起酒瓶仔细查
看，发现那酒已过期好几个月了。父亲追问，良哥说
是前两天才买的，肯定不会过期。良哥，他总会买到
过期的酒、过期的面粉、过期的挂面。他还会买到各
种用不上的电器。 卖家卖给他时只让他取走，总也
不来安装。过了一时，便来“回收”，用低价买回全新
的电器。去工地打工，良哥的工钱比小工还低。在工
地里干活， 像良哥这样二十多岁的健壮小伙儿，按
大工算，一天能挣两百块钱左右；妇女是小工，一天
也能拿到一百到一百五十块钱。良哥每天却只能拿
到八十块钱。

这些都是因为良哥小时候摔过脑子，“傻”。
在我眼里，良哥又不是“傻瓜”。 就在他去世

那年五月，是父亲六十大寿。 良哥特地骑摩托车
跑了三十多公里到我家去， 硬将几百块钱塞给
父亲。 他不会说什么漂亮话，只是一味蛮力，把
钱往父亲身上擂。 父亲抵不过，收了。 良哥便笑
了，随后，饭也没吃便骑车走了。 他说明天一早

还得再去工地干活。
良哥的日子十分简单，干活儿是他的“主旋

律”。
早晨起床，煮一碗方便面，吃罢就去工地；

中午，在工地吃一大碗米饭；晚上回来，再吃点
什么垫垫肚子。 循环往复。 他似乎什么也不要，
什么也不求。

可有一次，二〇一五年的一天，良哥竟忽然打
电话跟我母亲说，他找了个媳妇。 等谈好了，要请
我们去喝酒。 这是良哥的大事， 按说最该说与二
叔、二婶。 然而，二叔既已塌死在煤窑，二婶又带了
三个姐姐改嫁。 良哥无人商量。

他也跟父亲打过电话， 可父亲一听女方三十
多岁，是二婚，还带了一个孩子，便大声骂他，说他
傻，说那女人分明是来骗钱的。良哥只有跟母亲打
电话。 母亲并不是不知利害， 不过良哥的这种情
况，能娶到媳妇已是不易，哪有挑拣的余地。 回他
说，如果接她，她一定去。

良哥有了结婚的念头，便开始攒钱、备办。 下
工后，他不嫌累，骑摩托车到冷水桥头跑“摩的”。
然而他为人老实，又不知道行情、不熟悉人，才去
没两天便去不成了。说是去了老没生意，而且总受
那群二流子调侃、威吓，甚至挨打。 于是，他和别人
一起去打鱼、下网。 说是打着大鱼，可以上席面，能
省下些钱。

他就这样掉进了水里。
四

良哥死后不久，有一次，我与姐姐聊天。
谈及良哥，我叹着气说，“也好。 ”
姐姐懂我意思，也长长叹气，又补说：“唉，是

嘛。 社会竞争这么激烈，他人又老实，结了婚、生了
娃，以后的日子恐怕更难呀。 ”

过了四年多，某次我去饭店吃面。 为防水汽，
我没戴眼镜。 正吃着， 店老板突然向我递来一支
烟。我茫然抬头，看到他那张腼腆地笑着的脸———
那么像！ 那老板竟长得那么像良哥！ 他正抽烟，以
为我也想要烟，于是走了过来。 他问我，“兄弟，要
不要来一根。 ”

我猛地鼻子发酸，不敢回话，只是摆手。 强忍
着泪水，吃完面，我独自站在汉江旁流泪，哭了好
久。

那天，我在日记里写道：我忽然想起四年前死
去的堂兄。 没有任何征兆地， 就那么偶然地想起
他。 人生纵然很苦，但活着终究是美好的。

今年五月，与朋友相约去牛蹄岭登高临眺,远
处巴山青绿，连绵重叠。 汉水犹如碧带，盘绕在山
下。 江畔则高楼林立，生灵数十万。

下山途中，我又想起良哥，想到他去世已近七
年。 我把眼光瞟向路边花草：有青松、翠柏，有寄托
人们美好希望的格桑花、四叶草，有实用、耐用的
杉树、楠木。 然而更多的是那些无名之木，无名之
草。 我只认出了几种，可它们的名字都那么“土”：
狗尾草、猪殃殃、牛筋草、节节麦。

世间种种，本来相别。 有的人生来要做栋梁，
有的人生如夏花，而良子，大约如草。

甘溪镇就在生养我的居住地三十余里外的地
方，是和我共饮旬河水的近邻。

小时候我曾撵着母亲去甘溪镇赶过场。窄窄
的街道 ，接踵的人流 ，小贩的吆喝 ，陈年或是时
鲜的山货果蔬， 还散发着竹香味的背篓、 簸箕、
牛笼嘴 ，铁打的犁铧 、拱形的牛隔头…都是些自
产的东西 。 虽有汗水浸在里面 ，但有 “力气出了
又来了” 这朴实的思想根基， 所有的物什实用、
价廉。 人们也会因为彼此的需要以物易物，皆大
欢喜。 小时候撵着走几十里路，不仅是图个场面
的热闹，主要还是冲着母亲奖赏的那一根冰棍或
那一笼包子……

甘溪镇，这个被巍巍秦岭拥揽于胸，被悠悠旬
河丰盈滋润的地方，它依然固守着自己的勤俭、朴
实、忠信等，有在水一方的静好、安适，但是更深悟
“变则通，不变则塞；变则兴，不变则衰；变则生，不
变则亡”的历史遗训。 以他们高瞻远瞩的胸襟，让
村庄更像村庄，让城镇更胜于城镇。

大青山

这世上有着无以计数的山，此刻，大青山就在
我的眼前，在不断升腾的雾霭、沥沥的春雨和微暗
的天光里如一头卧牛般安静地啜饮旬河之水。

雾霭覆盖了整个河面， 又从河面不断升腾，
逶迤绵延的大青山在雾霭中隐约浮现，在烟波浩
渺里不断变幻着身形。 置身于这样的情境之中，我想起北宋
画家、水墨画山水宗师郭熙的 “山有三远 ：自山下而仰山巅 ，
谓之高远。 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 自近山而望远山，谓
之平远。 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明有晦。
高远之势突兀 ，深远之意重叠 ，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缥缈缈 。
其人物之在三远也，高远者明了 ，深远者细碎 ，平远者冲淡 。
明了者不短，细碎者不长，冲淡者不大，此三远也”。 作画、作
文、做人、做事，皆会受到大自然的感召 ，以乡村振兴为切入
点开发太极湖乡村旅游，以“一轴”“两心”“七片”“三十三节
点 ”为乡村旅游发展规划 ，是甘溪人的高瞻远瞩 ，亦是甘溪
人用心聆听自然而得的启示。

淅淅沥沥的小雨还在天地间飘洒，太阳的光线透过铅灰色
的云层欲露还羞地泼洒在大青山流水环绕的太极湖上，湖面像
一块青翠的碧玉。 此刻还是早晨，是新一天的开始。 雾霭散尽，
我的目光留恋这丰润世景。 旬河的一侧是甘溪镇，错落有致的
屋舍楼宇随江岸行走，水绕乾坤，生相太极。我身处的一侧是绵
延的秦岭余脉，山势圆润而厚重。 山腰间白墙黑瓦的农舍掩映
在野花草木里，有炊烟从黑瓦间袅袅升空，偶尔还有羊羔咩咩

的娇柔的呼唤。
我知道，就在前面几里路的地方还有一个叫作

园岭包的牡丹园。 就在这山巅之上，几百亩白色、黄
色、粉色、红色的牡丹浩荡地盛开，它们和大青山隔
河相守。 不是所有的花儿都徒有千种风情，大青山
是它们的一面镜子。

清风园

清风园 ，单是这名字本身就摇曳着无尽的诗
意。 靛蓝的天拎着村庄，鸟雀在枝头呼朋引伴，清
风绿了草木、果蔬，吹得花儿姹紫嫣红 。 是的 ，这
就是清风园，不只是诗意的存在。 在清风园里，你
会真切地理解什么是大手笔 ， 什么是田园风情 ，
什么是朴素与传统 ，什么是自由与丰饶 ，什么是
大绿为雅。

行走在清风园里， 像是畅游在绿色的海洋里。
这绿不是张扬跋扈、铺天盖地的绿，主色调是绿色，
但是不同的草木自有自己不同的基色。 浓绿、翠绿、
浅绿、黄绿，把这个千亩的园子分出了不同的层次。
山上繁茂的大树、灌木是浓绿，园里的果木蓬勃着
翠绿，地上的蔬菜流泻着浅绿，田里的庄稼则是莹
润的黄绿。 清风园的绿也不是唯我独尊、势不可遏
的绿，它用自己的绿包围着粉的、白的、黄的、紫的、
红的花儿，像是呵护着自己娇嫩的女儿。

青枣、柿子、樱桃、石榴和各种时令蔬菜，都在
园子里安然生长。 一草一木、一棵庄稼、一声鸟啼、一片虫鸣，清
风园里万物有灵。 闭上眼睛屏住呼吸，凝神细听，我听见了万物
生长的声音：花开的声音、麦子拔节的声音、虫鸣鸟唱的声音、
蔬菜与太阳的对话、风与果树的私语……

地里有栽种、薅草的女人，有吆喝着牛耕地的男人，还有走
不稳却想要追逐蝴蝶的幼儿。 有牛羊隐现在草木繁盛的山坡
上，有不合时宜的鸡鸣，有迎客送往的狗叫……在这里，在甘溪
镇这个叫十字岭村的地方，乡愁不再是一个遥远的记忆，而是
刻在你心灵深处的乡村形态。 它以自己对农耕文化、乡村传统
的坚守和发展，自己决定自己这个村庄的命运。 在这里，你不再
怀疑世人对于世间一切生灵的爱，你会感动于一切生灵都是那
么美好地存在着。

从甘溪镇回来，我的心安静了许多，这样说似乎有点矫情，
但是至少可以把手机放在一边，可以安静地看书，可以坐在电
脑前随心随意地敲打文字。 我不能说这个热腾腾的小镇撼动了
我的什么，但一定是有什么在心里潜滋暗长，也一定有什么从
心里自行溜走。 若人生原本是一个不断重建的过程，那么，就让
我从甘溪镇再一次开始……

作者简介：胡钦文，原名胡鑫，白河人。于《光
明日报》《中国青年作家报》《西安日报》《安康日
报》等处发表多篇文章。 曾获第二届长安散文奖
优秀奖、第三届长安散文奖优秀奖。 著有散文集
《长安四载》。

良 子 如 草
胡钦文

安康是个城乡结合的城， 安康
的市民是与田埂只隔一个居民户口
本的市民， 安康文学的原壤是长五
谷杂粮、六畜兴旺、耕读传家的壤。
近些年，乡村逐渐在转型，成为城市
的延伸，城市与乡土的融合，是城市
眼光与乡村情怀的融合， 乡村旅游
自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态休
闲方式、 成为工作与休闲之间的一
种空间转换模式。

在安康一些美丽的新乡村里，
勤劳的人们在那里耕犁劳作的身影
从不缺席， 片片生机勃勃的土地把
乡愁滋养出淡淡诗意。 它们在鸟声
悦耳的汉江两岸， 它们在离大自然
最近的秦岭巴山， 那里生长着充满
生命活力的四季之歌， 吸引着本就
走得不太远的儿女们无数次的重返
故乡， 他们写就一篇篇图文并茂的
行走笔记、 拍下一帧帧故乡的原风

景、唱响一支支欢乐的歌谣。
本刊特开辟 《安康新游记 》栏

目， 作为安康新乡土文学观念上的
倡导和指引， 希望安康的写作者能
够在个体行走中，用镜头、用笔端记
录下在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直
面当下的新农村、新景象，在祖辈的
土地上，在新乡土的高度，看到安康
文学的天际。

我曾于 2019 年和今年匆匆两次
去往羊山，两次都在六月。

2019 年上羊山， 是出于对八里
川天然大草甸的好奇与向往。在那里
驻村的朋友说：“没去八里川草甸看
看，就不算真正上过羊山。 ”有作者在
羊山游记里写道：“去八里川草甸，身
体跌入地狱，但眼睛上了天堂。 ”

六月一个雨后初晴的清晨，应好
友相约，我们即刻动身前往羊山。 车
子从磨沟口左拐进入羊山峡谷时，峡
谷溪流交相辉映，水泥路崎岖蜿蜒向
前，更有凉风习习、鸟语花香，一幅极
富诗意的动态图景缓缓铺就，无限延
伸。

盘旋而上的山路间，从车内窗往
外看， 车子恍若飘移于青山秀水间，
使人有动魄之叹，却无惊心之感。 一
个多小时过后，我们来到开满格桑花
和牛尾巴花的自然花园处，在向导朋
友的带领下， 抄近道去往八里川草
甸。心潮澎湃的我们，个个摩拳擦掌，
想快速登上山顶，尽情领略充满传奇
色彩的草甸之美。

太阳时不时从乌云里露出笑脸，
空气里夹杂着淡淡的泥土气息，混合
着村里人家早饭的清香。山林里和田
地里，草木葱翠，庄稼含笑。路面仍有
明显的雨水印迹，踩上去泥泞湿滑。

刚走出不远，两位穿小高跟鞋和
长裙的女士就打了退堂鼓，连爬带滑
折回至起点时，早已花容失色。 执意
前行的人，则手脚并用，你拉我扶，走
过泥泞，越过坎坷，将城市里的喧嚣
和热浪，以及生活中的烦情和愁事统
统抛之脑后。

行至密林深处，春花烂漫，蝶舞
蜂飞。松树、山柳、红桦、山杨、黄杨以
及许多不知名的树，正以屈曲盘旋的
虬枝，盆景般的造型，展示着大自然
的鬼斧神工。

阳光穿透丛林， 洒下金灿灿的、
富含紫外线的光芒，照在身上有一种
火辣辣的感觉。手机信号开始若有若

无，大家走走停停，隔三岔五吆喝一
两声，以确定彼此之间的距离。 到达
第一块小草甸处，我们围坐下来歇歇
脚，谈各自的感受。 有人兴奋依旧，有
人略显疲惫，有人建议返回。 向导朋
友说，如果返回，大家必须一起，否则
会有掉队、迷路等危险。

说话间，有异样的声响从不远处
传来，男士们高度警觉，拾起或折下
较为结实的树枝握在手里，并将女士
护在中间，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过
了一会儿， 走在最前面的向导朋友，
笑着示意大家放松。 原来，是两位从
山上采药归来的村民， 正朝我们走
来。 大家围上去，和腼腆的村民聊了
起来：这里有很多纯天然、名贵的中
草药，但采药风险很大。 这里的草甸
紧密相连，去时数是七十二个，回时
数又是七十三个，反正没有人数清过
……

匆匆道别，各自前行。 又过了一
会儿，一片片绿茵茵的大草甸窜入眼
帘，并不是想象中那般的一墩、一簇
延绵起伏，反倒像农人精心耕种过的
庄稼地。 草甸里大多是柔软修长的羊
胡草，也有传说中的“迷魂草”，还有
色彩幽艳的杜鹃兰和芳香四溢的野
山花。 腿脚困意袭来，心情却无比放
松。 我们欢呼，歌唱，跳跃，用镜头记
录美景和笑颜。

大概走到第五个草甸时，天色突
然暗了下来。 深知羊山“脾气”和“秉
性”的向导朋友劝我们赶紧下山。 害
怕下雨气温骤降，容易受凉，更怕山
里迷雾渐浓，使人迷失方向。 于是，我
们带着不舍朝山下走去，提前结束了
羊山之行。

今年六月，一个雨后初晴 ，闷热
无比的清晨，我第二次上羊山。 是陪
同退休老前辈一同前往羊山村乡村
振兴示范点，进行参观调研和座谈交
流。

在羊山村 ， 我们参观了饱经沧
桑，而今已被修缮一新的文物保护单

位东宝塔遗址，细听一些流传于此的
故事，感受古老山村的文化底蕴。 走
进梅花鹿养殖基地，试着用养鹿人的
腔调，用一瓢瓢金黄的玉米，唤回在
山林间奔走觅食的鹿儿，并与它们近
距离接触，感受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
共生。 在依托自然禀赋优势，精心打
造的乡村振旅游基地———少年院子
里座谈交流，大家发自肺腑地感慨一
个偏远小山村的发展变化：而今，“吉
祥羊山、康养胜地、魅力构元”已成为
旬阳乡村旅游的一张新名片，民宿经
济的发展， 盘活了农村闲置资源，增
加了农村就业岗位，拓宽了农民增收
渠道，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新业态。

午后，在民宿的书舍和茶室里坐
下，听前辈们娓娓道来张良和秦皇曾
炼丹于此的故事。 欣赏前辈们龙飞凤
舞的书法，或是对某段优美文字的深
情朗诵。 窗外，天很蓝，树很绿，风很
轻，阳光很暖。

也 可 以 在 院 子 里 荡 一 会 儿 秋
千，安静地看前辈们手挽着手，步履
缓缓地跳起转圈舞， 抓拍一些温暖
可爱的场景分享给他们 。 欣赏他们
围着七彩丝巾， 声情并茂地唱起动
听的旬阳民歌。 陪他们乐呵呵地拍
抖音，喜滋滋的美图发朋友图，一张
张开心的笑颜， 绽放出他们曾经年
少的模样。

趁大家休息时，我走出院子。 抬
头望去， 传说中的将军石正巍然屹
立，不怒自威。 湛蓝的天空上，有白云
缓缓飘过，如同大大的、柔软的棉花
糖。 优美的自然景观、怪异的岩溶石
林、整洁的乡村道路，拔节生长的庄
稼、舒适温馨的农家小院，还有袅袅
升起的炊烟……美丽和谐的乡村新
画卷，如此万般风情。

在半山腰处观景台的“摇篮”里，
我盘坐良久。 观远处缥缈如纱的云
雾，看满山绿树红花随风摇动，听鸟
语虫鸣演奏的天籁，恰在此刻，有清
风徐徐吹过，一切都刚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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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新游记》开栏语：

六 月 上 羊 山
旬阳 屈先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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